
大跃进时期长沟公社的“五风” 

魏志华 

长沟公社于 1958 年 9 月初建立，当时的长沟公社规模很大，是由原来的赵

各庄、岳各庄、长沟、石窝、张坊、下滩 6 个乡，90 个村，83 个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合并而成。东起赵各庄乡的西东、郑庄，西至张坊的穆家口、东关上村，

总长 70 多华里，总面积 378 平方公里，山区、丘陵占多一半。公社建立后，下

设 9 个管理区（赵各庄、五侯、天开、北正、甘池、南尚乐、石窝、下滩、西

白岱）。大跃进时期长沟公社和其他地区一样，“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

风、干部的特殊风、强迫命令风）非常严重，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造成了极

大地损失。从公社成立到 1961 年公社解体，我始终在长沟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

对公社的“五风”，亲身经历，印象极深。现在虽然过去了 50 多年，但这段历史

很值得回顾，值得深思，应当汲取教训。 

实行“供给制”搞穷富拉平 

公社化以前，各村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包工、

包产、包开支、超产奖励），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由于各村的自

然条件和工作基础不同，经济状况和生产水平有很大的差别。像下滩乡，拒马河

水自流灌溉，粮食产量较高，1958 年是全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亩产千斤乡，被评为

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而且地里都有红果树，生活比较富裕。石窝乡

惠南庄、南尚乐等村，有拒马河水灌溉，旱涝保收。长沟乡有些村用泉水种植水

稻，是有名的稻米之乡。而一些边远山区，如张坊乡的东关上、三合庄，岳各庄

乡的圣水峪、孤山口、罗家峪，既不通公路，也没有水源，生活水平很低。公社

化以后，公社领导认为到了“共产主义”，应该有福同享，不应该再有大的差别。决

定实行“供给制”，公社机关干部取消工资（因上级没有明确答复，未能执行），农

村实行公社统一核算，各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所有财产、树木、车辆等生产资料

全部归公社所有，各村的存款一律冻结，归公社统一使用，村里的企业也归公社

所有。对社员实行“五包”（包吃饭、包烧煤、包看病、包儿童上学、包养老）。听

说吃药不要钱，社员们不管大病小病都到医院排队看病，时间不长就把医院的药

吃光。不少的老病号、重病号就从公社开信，到北京大医院去看病。出院后没钱，

医院把病号送到公社，向公社要钱，公社也没钱给，有的医院为此事将公社告到

法院。不到半年公社就把看病不要钱取消。吃饭不要钱，实行了半年，改为“供给

制加补贴”，粮食按国家标准发给社员伙食证，社员持证到食堂吃饭。公社按收入



的 10%作为津贴，按人评定等级发给津贴。1959 年下半年，由公社统一核算改为

管理区核算，年底又改为大队核算，公社的“五包”也全部取消。 

大办农民食堂 

1958 年 6、7 月份，有些经济基础较好、工作基础较强的村，为了解决劳力

不足的问题，农忙时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和农民食堂，群众自愿参加。但到了公

社化以后，农民食堂的性质就变了，把农民食堂看作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社会主

义阵地”，把农民食堂看成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谁反对食堂化，就是反对社会主

义。有些人就因为说食堂吃不饱而遭到批判。所以在公社化以后，没有经过群众讨

论，一道命令，各村都办起了农民食堂，农民全部参加了食堂。农民食堂规模很大，

一般的一个生产队建一个食堂，也有的小村，一个村建一个食堂。一个食堂少的五、

六十户，大的一百多户。农民食堂从 1958 年到 1961 年共办了三年，发生了很多

问题。一是食堂规模过大，群众吃饭不方便，每个食堂有几百人吃饭，每天吃饭都

要排大队，等的时间很长，尤其是山区，居住分散，有的户吃一次饭要走 10 几里

地。遇到刮风、下雨、下雪时路不好走，经常摔跤。二是对老少病残不好照顾，在

食堂吃大锅饭、吃“死”食，花样很少。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没法招待。家里没法做

饭，外边没有饭店，有人说，吃食堂以后亲戚都断了。三是人力、物力造成极大的

浪费。群众在自己家里吃饭，家里老人、有小孩的妇女就能做饭，根本不用占劳动

力。办食堂以后，每个食堂都有 10 来个管理人员和炊事员，每个村食堂的炊管人

员就有几十人，而且都是好劳力。四是造成了严重的平调。每个村的食堂在村里都

是最大的院，最好的房子，食堂选在谁家，房主就要搬家，对房主没有一点补偿。

五是社员养猪受到了影响，过去社员自己做饭，剩饭剩菜、泔水可以喂猪，每家每

年都养一、两头猪。吃食堂以后，社员个人养猪明显减少。另外，办食堂也助长了

一部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少数村把饭送到工地、田间，不出工的劳力不准吃饭。 

 1961 年下半年，中央、市委、县委经过调查，对食堂的态度有了转变。

强调食堂要自愿参加，不把食堂作为政治问题。明确吃不吃食堂都是拥护社会

主义。这样，有些群众退出了食堂，但不少人心有余悸，怕政策变，怕以后挨

整，不敢退。也有的是劳动力留在食堂，老人小孩退出。也有的是党员、干部

留在食堂，群众退出。直到 1962 年农民食堂才全部解散。 

大炼钢铁 

1958 年中央提出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号召以后，全国开展起大炼钢铁的

群众运动。公社成立后，马上抽调了近百名劳动力，由管工业的书记、工业部

长亲自挂帅，在岳各庄乡的二龙岗村建起了炼铁厂，建起了小高炉。当时困难

很多，没有原料，没有设备，没有技术，连电也没有。就买来了发电机，昼夜

三班倒，到外地买原料，学技术，到各村收废铜烂铁，就连社员家做饭的锅和



箱柜上的“合叶”也收了不少。虽然炼出了铁，但质量很差，根本无法用。到 1959

年初，被迫停产，实在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当时的口号是“只算政治账，

不算经济账。” 

大搞军事化 

公社化以后，很多地方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打

破原来的生产队、组的形式，把劳动力按军队的营、连、排、班建制。男女分

组集中吃住，一家人要到几个地方去住，每天早晨要集中进行操练。搞得比较

突出的是赵各庄管理区的郑庄村，公社曾在这个村开过现场会。但具体问题很

多，也太脱离群众了，大部分村没有执行。 

生产上的瞎指挥 

公社化期间，瞎指挥现象相当普遍，相当严重。生产计划、管理措施等，

都由公社、管理区领导决定，大队、生产队的领导什么权力也没有，只是带领

社员干活。推广生产技术，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而是领导说了算。我印

象最深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公社的丰产方实验田，另一个是五侯管理区的种

植区域化。 

公社的“丰产方”，就是为了创高产、放卫星。公社将南尚乐、北尚乐、惠南

庄几个村连片的 1000 亩地作为高产试验田，所以又叫“千亩方”。由公社派人领

导，从各村抽调几十名干部和劳动力，单独核算。1958 年种麦时，违背自然规

律，想出了不少新招。深翻土地一、二尺，每亩施粗肥一、二万斤（都是从各

村调的），豆饼几千斤。尤其是播种量，不是合理密植，而是越密越好。少的四、

五十斤，有的二、三百斤，最高的达七、八百斤。公社党委书记的试验田，下

种 800 斤，在平整的土地上，搞成三、四米高的土坡，以增加播种面积。开始

时看着麦苗长的很旺，但到四月份小麦拔节以后，由于种植过密全部发生倒伏，

便发动人去拔苗、间苗。有的隔一行去一行，有的在麦地里打桩拉绳控制倒伏。

下了很大功夫，亩产只有几百斤，收入有限。有的地块连种子也没收回。种了

一年多，管理上有不少问题，中央也要求解决平调问题，各村也往回要地。于

是 1960 年春天，公社的“千亩方”解散，把土地归还给各村。 

1959 年五侯管理区对种植方法进行了“改革”，实行农业种植区域化。把全管

理区 10 几个村子划分几个区，每个区域只种一种作物。东片：东、西南章，七

贤等村为多穗高粱区。中片：五侯、岳各庄等村为玉米区。西片：东、西周各

庄、龙门口等村为白薯区、花生区。由于种植单一，东片种多穗高粱时，本村

忙不过来，西片几个村没活干，就把西片几个村的劳动力往东片调。西片种白

薯、花生时，东片几个村又没事，就把劳动力往西片调。每天都由管理区给各

村派活，社员每天要走 10 多里地。五侯管理区还搞了种植玉米“定向化”。过去



种玉米都是前边刨坑，后边点籽或用耧耩。这个管理区规定用人工一个一个的

摆籽，玉米籽的方向必须一致。出苗后叫玉米的叶子长的一致，像人作操一样，

这样种非常费事，造成很大的浪费，干部群众意见很大。 

公社的几大工程 

公社化以后县委（当时的周口店区委）要求各公社要搞两个像样的工程。

长沟公社共搞了三个大工程。一个是天开水库，一个是三八大渠，一个是万头

猪场。 

天开水库。天开水库位于原来岳各庄乡天开村西，牤牛河的上游，总库容 1500

万立方米，属房山的中型水库。这个水库从 1959 年 11 月开始，从各村抽调 5000

余名强壮劳力，公社和各管理区的领导亲自带队，县委也派一些领导和技术干部

进行指导。昼夜施工，奋斗了 150 多天，到了 1960 年 4 月，基本完成了主坝、

副坝、放水管和坝前铺盖四项工程，共完成土石方 39.87 万立方米，用工 66.6 万

个工日，投资 82 万元。1960 年 4 月，由于正值农忙季节，加之经济发生困难，

公社解体，有些工程没有完全达标，溢洪道没有动工，民工就陆续撤离。 

水库建成后，虽然起了拦洪作用，下游一些村的沥涝问题基本解决。但水

库渗漏相当严重，每年夏季蓄水，春季就干，根本不能灌溉和发电。后来由于

连年干旱，水库就形成干库，修建水库的资金除设备、用料及民工伙食由县、

社补助外，从各村抽调的劳力都是回生产队记分，造成了严重的平调。 

三八大渠。为了解决公社的灌溉问题，公社修建了一条长 46 华里的三八大

渠。从张坊乡的片上和南尚乐乡的石槽沟两处引拒马河水，经张坊、南尚乐、

长沟、五侯到赵各庄，这个大渠经过南泉河、北泉河、牤牛河，搞了 3000 多米

长的渡槽。1959 年开始，抽调近千名劳力，搞了一年基本完成。水渠建成后仅

试过一、二次水，每次试水都要派近百人去看渠、护渠。由于水源不足，水渠

过长，质量不高，下游根本无法使用。加之连年干旱，管理不善，水渠就陆续

被破坏并逐步废弃。 

万头猪场。为了发展养猪事业，公社在南尚乐乡的半壁店村西建立了一个万

头猪场，占地 20 多亩。1959 年搞了半年多基本建成，盖了几排房，猪舍在当

时相当漂亮，房子高大，水泥地比一般群众住的房子要高级的多。但很不实际，

夏季不能洗澡降温，冬季不能取暖。从 1960 年开始，进仔猪 1000 多头，养了

一段时间不但不长，还死了不少。养了一年，由于条件不成熟损失严重，加之

公社解体，猪场也随之解散。 

公社这几项工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发生了

严重的平调，这三项工程从各村抽调劳力近万人，又都是好劳力。留在村里干

活的大部分是老弱残兵，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特别是三大工程用的木材，绝

大部分是从各村砍伐的树木，公社化几年，农村的老树大部被砍光。 

大跃进时期，公社发生这些问题，社、队干部有一定责任，但上级也有很



大责任。因为好多问题是上级部署的，是从外地学来的。当时房山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王树瑞来个一、二、一（军事化），吕镒来个一脚踢（取消私有，一切

归公）”。当时吕镒同志是县委农村工作部长，王树瑞是副部长，他们都是市委组

织到外地开会、参观，学来的“经验”，也是执行上面的政策指示。 

由于大跃进时期领导上“左”倾思想的错误，取消按劳分配，吃大锅饭，实行

一平二调以及生产上的瞎指挥，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

和各项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加上自然灾害，形势越来

越严重。不少地方粮食不够吃，社员挨饿，虽然发动群众大搞“十边”地，实行“低

指标、瓜菜代”，各村又普遍把玉米皮、玉米轴，用石灰水熬制“淀粉”充饥。但因

为粮食指标低，副食又少，长期营养不良，不少地方社员发生了浮肿病，还有

的连病带饿而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公社化当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有所察觉，1959 年以后有些进行了调整，特

别是对一平二调问题，要求进行退赔，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当时各级领导“左”

的思想还相当严重，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直到 1960 年底，中央决定农村进行整

风整社运动，以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为中心，开展了反“五风”，进行全面退

赔，对食堂进行全面整顿。这次整风整社开始前，县委在长沟公社五侯管理区

搞了试点。从县直机关和各公社抽调 30 多人，由团县委书记霍占山、县委办公

室副主任邓述哲带队到公社机关和各村发动群众，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查

摆问题，总结工作，帮助管理区领导进行整风，进行了一个多月。期间，县委

书记李明、副书记张革夫几次到五侯管理区听取汇报，进行指导。最后五侯管

理区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深刻检查，有的还受了处分。五侯管理区整风整社结束

后，全县才全面开始。这次整风整社进行了四、五个月，农村的问题初步得到

了解决。 

1962 年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

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要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少

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对生产队要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土地、劳力、

牲畜、农机具）以及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同时，还明确了社

员的自留地、自留树及发展社员家庭副业的具体政策。干部群众生产的积极性逐

步提高，加之各级领导的支持，农业形势才逐步好转，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逐步

得到恢复。 

 


